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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老朋友一个个去世。大都是“80后”，有的比我大
几岁，有的比我小几岁。最近走的，是叶廷芳——2021年9月
27日下午6时，老叶溘然仙逝。他生于1936年12月，我生于
1938年7月，长我一岁半。这位老哥的走，再加上去年邵燕祥
的走，使我蓦然产生某种孤独感——再也不会有老友之间十
分惬意的诗文唱和了。

叶廷芳是我最敬重的朋友之一。而且我们两人都认为是
彼此可交的朋友。有人问他：“您最看重朋友的什么品质？您喜
欢与怎样的人交朋友？”他说：“诚实和守信。只要有这两条，我
都愿意与之交谊，不管地位和身份，也不管贫富和文化水平。
与我年轻时的求偶信条一样。”此话深得我心。

但是，我和老叶并非“亲密无间”——因为年轻时不在
一个研究所，研究的领域差别大，上班时各进各的室，下班
时各走各的路；退休后，住得远，老胳膊老腿儿走动不便，
偶尔相见总是在医院候诊的时候——猛抬头：“这不是老叶
吗”“这不是老杜吗”，于是热情寒暄，相约“聚一聚”，但
多年来只落实过一次。

我们都是1964年到“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
院前身）的，我去文学研究所当美学研究生，他去外国文学研
究所当《世界文学》编辑，业务“不搭界”，相当一段时间，连名
字也互不相知。“文革”期间各所之间有了某些“运动”中的交
往，知道外文所有个会唱歌的“独臂大侠”叶廷芳，但见面只是
打个招呼而已。真正认识并交往，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
一天在学部大院，他忽然叫住我：“杜书瀛，你们那篇评《创业》
的文章，太解气了。好！”他说的是我和杨志杰、朱兵写的《围绕
电影<创业>展开的一场严重斗争》，批判四人帮，赞扬周总
理。先是发表在1976年11月5日《解放军报》，受到时任党中
央主席华国锋表扬，随即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各
大报刊加按语转载。

那天，我俩第一次交谈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交换了电话号
码。但是，很少打电话。

2000年4月的一天，忽然接到他的电话：“老杜，知道你研
究李渔。现在北京人艺正演《风月无边》，是关于李渔的，我给
你要了两张票，请你去看。”老叶除了研究和翻译卡夫卡之外，
还研究和翻译迪伦马特的戏剧，并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作为
保留剧目上演，因此与人艺的艺术家们很熟，经常有戏票。老
叶请我看了好几次戏。那之后好像大家就有了电子邮件了，我
和老叶交换了地址,自那就是电子信息的往来了。此后的二十
几年间，我们有上百封E-mail，互通文坛信息，诗文往来，你
唱我和，很开心。

2009年3月，我发电邮邀请老叶参加我的作品座谈会。是
这样写的：

老叶你好！发去理论室拟的4月8日座谈会通知，请你来
聚会，随便谈谈你的批评意见。

2008 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出版了《艺术哲学读本》和
《价值美学》，修订再版了《李渔美学思想研究》及《中国20世纪
文艺学学术史》（我与钱竞主编），平时很少有时间、有机会听

取批评，现在请朋友们和同事们来座谈座谈，提提意
见，是一件十分难得的好事，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但是
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吃几碗干饭。我不过是一块铺
路石子。我是新时期文论和美学的一个普通的还算努
力的参与者，顶多可以说：我尽力了，我没有偷懒。如
此而已。将来某一天，这可以作为我的墓志铭：“一块
铺路石子”。以此，足矣。做铺路石子，是我回报社会的
方式。我只有这么大能力，也只能做这样的工作给社
会以回报。1995 年夏，我们六个朋友，邵燕祥、刘心
武、何西来、钱竞、白烨和我，在北戴河花了一个星期
搞了个《北戴河对话录》。在对话时我曾经讲：一个人
生下来就先天地对这个社会欠债，因为社会为你的降
生和之后的生活事先提供了并且还继续不断地提供
着物质和精神资源、条件，因此你必须对社会“还债”
或叫“报恩”。刘心武戏称这是基督教的“原罪”思想。

我辩称：“原罪”倒不是，但确实是“原债”——即先天地对生你
养你的社会欠债。既是“原债”，故应“还债”或“报恩”。我总认
为，一个人能力虽有大小，但无论如何应该做点儿对社会有益
的事情，说是对社会“还债”也行，说是对社会“报恩”也行。做
铺路石子，就是我对社会“还债”或“报恩”。

老叶立即回复：“ 4月8日如无其他特别重要事情，我一
定前往学习。”座谈会上，老叶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至今难
忘。老叶完全同意我“原债”“还债”“报恩”的思想。他认为，一
个在社会上生活的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社会担当，做有
益于社会的事情。叫“还债”也行，叫“报恩”亦可。老叶一生，身
体力行。他9岁时不慎跌伤，失去了左臂。他说：“如果不经历
不同于常人的生命体验，我就不会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毅
品格。”他立志超越正常人，不但不给社会增加负担，还要以自
己的方式回报社会。他当政协委员8年时间，提出了几十项关
乎国计民生的提案，而且有时是在尖锐争论中坚持正确主张，
譬如有人要“复建圆明园”，他不但提案反对，而且在《人民日
报》撰文《记住耻辱比怀念辉煌重要得多》，坚决保护文物，记
住耻辱。再如，他在十几年前就提案主张终止“独生子女”政
策，实践已经证明他的远见卓识。在一个访谈节目中，他回答
记者提问时说：“中华民族有过长期辉煌的过去，但是近代落
后了，还挨了别人的打。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特殊的使
命，就是关注社会的进步，推动国家的复兴，为改革敢于发声、
呼吁和呐喊。”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记者问他：“您在
治学的同时也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注，请问您认为现在社
会生活中还有哪些有违人性的不合理现象有待解决？”老叶回
答说：“一、大医院太拥挤：挂号须起大早，而且还得排长队，候
诊也得等一两个小时。尽管我还是享受一定特权的——司局
级待遇。二、银行是很赚钱的单位，但有的很牛的大银行不知
为什么，营业点越来越少，去一趟至少得走20多分钟，而且每
次都有几十号人在排队！为什么只顾自己多赚钱，不给客户减
困难？三、大街上的自行车道普遍被不守规则的汽车霸占，迫
使骑车者上人行道步行，有的带孩子的更是艰难与危险。四、
中国的‘墙文化’是非常强大的，你看国家有万里长城，每个城
市有城墙，每个单位有围墙，每个家庭有四合院，现在发展到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防盗门，出租车里有防盗栏，现在更是连许
多大街、广场都有防护栏，甚至某些人行道上也筑起了这类铁
栅栏，成为首都北京一道奇特的景观！这完全是一种消极治安
思维的产物，一种不是靠法规和自觉而是靠冷漠的器械来维
护秩序的国民永远是散漫的草民！”

我与老叶是学者之间的君子之交，从物质层面说，真格是
名副其实的“淡如水”——几十年来只有一次趁春节假期聚在
一起吃了一顿便饭，而且是为了互赠自己的著作。平时，只是
通过电子邮件谈文论诗。

2020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我写了一篇纪念文
章《读〈人·兽·鬼〉，忆钱锺书先生二三事》（后发表于《文艺争
鸣》2021年4月号），发给老叶指正。老叶回复说：“谢谢大文供
赏。小的与钱先生杨先生亦有不少接触；与杨处同一‘菜园

班’。钱杨屈居7号楼时，小的下班时常顺便去看看他俩。钱百
寿时，杨亲约我撰文纪念。这次无缘了，也写不出新内容了，憾
甚！幸有仁兄出马，倍胜于老朽也！”我随即回复：“你与钱杨接
触肯定比我多，可惜你写他们的文章我未得拜读，若有电子
稿，能否发来？”老叶很快发来：“遵嘱发去关于钱的一篇《任凭
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原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11日，
后收入《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集）；杨的两篇《杨绛先生
印象记》（原载《文汇报》1997年12月22日“笔会”栏，最后一
段为1999年6月所加）、《走在人生边上的风景》（原载《新民晚
报》2014年7月27日）。”我即刻拜读。感人肺腑，以至落泪。
我说：“你发来关于钱先生杨先生的三篇文章，非常感人，好文
章！因是公开发表的，书瀛未经你同意，就转给诗论家吴思敬
共赏——这样好的文章不能独享。吴思敬非常赞赏你的文章。
转去一阅。”吴思敬说：“转来的叶廷芳先生的三篇文章，泣血
文字，非常感人，使我对钱、杨二先生的人格与学识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我把这三篇文章以及您昨天发过来的《读〈人·兽·
鬼〉，忆钱锺书先生二三事》，做成一个文件夹，保存起来。谢谢
您，谢谢叶廷芳先生！”老叶又给我发邮件说：“仁兄过奖了！
老朽不善撰文，写点身边琐事而已。思敬亦为吾友也，过去匡
汉住此时，他常来。善诗，为人亦正。叶”

近年我心有所感时，憋得慌，常常胡诌几句打油诗以疏
解。2018年春节期间，我给老叶发了一个邮件：“老叶你好！春
节即到，预祝全家春节好！今冬北京无雪，但春天例行来临，2
月4日立春，胡诌小诗《立春即兴》，借以问候老朋友。”同时也
把这首打油诗发给邵燕祥，代祝春节好。

“你说今天立春好节气/终于熬过无雪的冬季/其实从见
你那刻起/春天已住进我心里//白云朵朵从头顶飘飞/我看到
的是簇簇白玫瑰//冷风飕飕吹过华北平原/我听到春姑娘拉
动琴弦//杨树枝头的芽鳞在瑟瑟抖动/我看到春天把小手伸
向天空//院子里的玉兰卷着鼓鼓的花芽/不几天它就举着春
天尽情暴发//古人云“草色遥看近却无”/春姑娘藏在唐园的
深处。” ——2018年2月4日杜书瀛

2月8日，老叶发来一首“和”诗《迎春时节和书瀛兄》：
纵使生命已进入冬季。
你仍把春天拥在心里。
难怪在你的字里行间，
依然散发着春的暖意。

2018.2.8 叶廷芳
2月9日，我回老叶：“谢谢你的和诗。写得很好。我情不自

禁转给邵燕祥看。他回信，并附打油诗数首。转给你。”邵燕祥
的电邮是这样说的：“老杜：转来的廷芳兄诗亦拜读，十九世纪
浪漫主义俨然。我近年偶有打油，现从2017年年头年尾戏作
中各录五首供过目，不足为外人道也。今年以来无诗，以心情
不佳，恐与天气无干，亦不足为外人道也。一笑!并请转老叶一
看。燕祥致意。”

老叶即刻回复说：“咳，仁兄！怎么能把我那十分钟即兴涂
鸦寄给燕祥兄呢！他可是真诗家呀，岂不让人见笑！？燕祥毕竟
是燕祥，思想老辣，笔锋依然刚健。佩服！有诗兴不妨继续写下
去！焉知成了个晚到的诗人！”

邵燕祥也回复我：“老杜：信悉。知你近来诗心萌动，我们
写诗的队伍又扩大了，好！你写的春消息很动人，但我们这里
还没感受到。立春已过，今天是所谓小年，腊月二十三，小孩子
们已经没有多少祭灶的概念了。呵呵！顺祝双安！燕祥拜。”

以上是我们三人的互动。觉得有趣，记了下来。
燕祥的十首诗，非常好，但他嘱咐“不足为外人道也”，可

能认为其中有些诗“不宜”公开，所以我不敢全都公之于世，但
有一首，即写给沙叶新的，很有趣，不妨共赏：

遥寄沙叶新病中
日出天天日日新，忽念沙兄“少十斤”；近来天地都多病，

况是两间被卡人。被卡难阻善作剧，剧似人生生似戏；愿君续
作连台本，落实骗子是真的。真成假处假成真，成群骗子闹纷
纷；小骗装神又弄鬼，大骗俨然冠名神。有憎缘于有真爱，铁笔

状写先生蔡；精神一代传一代，铮铮铁骨刷存在。犹记成都一
执手，京沪千里相望久；遥闻笑语声依稀，能令骗子绕墙走。”
（沙叶新戏称其名一半即“少十斤”。）

我与老叶有时也以鲜花作为贺年礼物，2019年2月7日
我给他发去我家盛开的鲜花照片，说：“老叶你好，新春快乐！
附件是我家的两盆花，发去，再贺年！”他很高兴。他回复说：

“毕竟是美学家，频频送来自创的美让我分享：日前是新撰的
大作，今日是自栽的鲜花。时间真是飞快，不知不觉三天大年
已过完！不知道我等还能过几个这样的大年！真是人生如梦
啊！之所以生叹，是因为虚度了太多的年华!还有多少该读的
书没有读，该做的事没有做！唉！”

2019年10月3日，在国庆假日的最后一天，我给老叶发
去一首打油新诗《诗人的失落与追求》，最后几节说：

然而
诗远去

我心牵挂
我渴望着

新时代的诗魂
快快降临华夏

即使我
化为灰烬

化为烟霞
也会伴着

唐之情园
燕赵之河

以及我那
亭亭玉立的

灿烂光华
向着诗国

不懈地追求
不懈地攀爬

我要将双手
死死抓住

诗魂的尾巴

假如
诗魂

是一团火
我宁愿

做一只
扑火的灯蛾

老叶回信说：“谢谢经常赠诗。更佩服你在一个没有了诗
的时代还恋着诗！近年来死神不断追击着我！住了5个月的院
以后，昨天才出院。”我吃了一惊，即刻回复说：“老叶，不知你
住院。一定要好好保重！祝一切好！”

对老友的病体，我只能以小诗当作精神药物给以安慰。
2020年2月17日，我给老叶发邮件说：“我把以往的诗，

集成一束，发去笑笑。里面附有与邵燕祥谈诗的通信，朋友们
传看可以，勿与陌生人道。”

过了5天，2月22日，老叶回复说：“老兄勤奋，诗作不断，
壮心不已！值得学习。人老了，还有那么多的诗兴！堪佩！老朽
年来多病，无所作为！惨也！叶。”并赠了一首和诗《再赠书瀛
兄》：

你的文论已立我心头，
而今诗笔又频频打油。
仁兄何须再羞羞答答？
任缪斯纵情为你伺候！
老叶有时也对我的打油诗提出中肯的批评。2020年9月，

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大实话：你仍然光着腚》，里面提及一些文
艺界乱象。老叶批评说：“此诗不应联系芸芸众生！”又说：“任
彦芳写过此题材，那是霹雳，是雷电！你提及的那位歌星是香
港人士吧？曾寄过好多本诗文给我，还在一个集会上见过。对
此等人用不着皇帝的新衣这样重大的题材去对付她。”

以往的电邮很频繁，互相回复也很及时；但今年以来，他
的电邮少了，5月28日我给他发问候，他隔了两天，到30日
（那是个星期天）晚上9点零2分才回我：“我离阎王爷只有几
步之遥！永别了，朋友！”当时我懵了，怎么忽然如此？我赶紧回
信安慰他。没有想到，他是提前与我告别——从此再无电邮和
其他音讯给我，直到国庆期间得知他离世的噩耗。

我与叶廷芳的诗文情缘我与叶廷芳的诗文情缘
□□杜书瀛杜书瀛

（上接第5版）
我认为，鲁迅先生的爱国主义应该得到更为深入

的理解。首先，鲁迅的爱国主义不是他所批判的“自大”
的爱国主义，而是清醒、真诚的爱国主义。他曾经说过

“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但这不代表鲁迅对中国文化
的全盘否定，恰恰相反，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热
爱正体现在其深刻的批判与期望之中。他说“不惮以最
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给予国民性以最尖锐的揭
露，也是因为鲁迅对于中国的未来寄予了真诚的期待，
并且相信中国人经得起这样的自我反思。可以说，没有
鲁迅式的“睁了眼看”，再激烈的爱国情感也会陷入盲
目与失落。

其次，鲁迅的爱国主义建立在坚定的个人意志与
勇气之上。早在留日时期，鲁迅就写下“寄意寒星荃不
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样血气方刚的诗句；十余年后，
鲁迅在《新青年》上探讨爱国主义时，依然赞美独异个人
与多数庸众战斗到底的意志；甚至在《野草》中，反映着
鲁迅内心彷徨与挣扎的“过客”依然本能地说出了“我只
得走”。鲁迅式的坚强意志是其“立人”主张最直接的体
现，是现代中国无数爱国志士最鲜明的底色。140年过
去了，中国早已不似从前那般“风雨如磐”“寒凝大地”，
但鲁迅锐利无比的勇气与韧性具有永恒的感召力量。

最后我想补充的是，对于今日的中国青年而言，呈
现在眼前的“鲁迅”形象是多样且复杂的。我们知道鲁
迅是伟大的启蒙者，但是也知道鲁迅深刻地超越了精
英—庸众的启蒙结构；我们知道鲁迅在坚定地为拯救
中国百姓而奔走，但是也知道他有时会感到“梦醒了无
路可走”；我们知道鲁迅大胆地剖析国民性，但是也知
道他在深刻地拷问自己的灵魂，以至于要“反抗绝望”。
但我认为，正是鲁迅的复杂与深刻才体现出鲁迅先生
爱国之深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仍然是我
们理解鲁迅所最当深入的一个面向。鲁迅的爱国主义
是清醒深刻的，是坚定勇敢的，也是伟大深沉的。

作为肩负重大使命与责任的青年一代，我们应该
从鲁迅那里寻找一双更为明亮的眼睛，这双眼睛看得
见“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看得见自己生活世界之
外广阔的天地。在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愿全体
青年共勉！

黄山区新明乡樵山村，是个平均海拔500
多米以上的地方。盘山路，围着密林转圈子。半
天过去了，抬头一望，山壁里脊线还在平铺直
叙，兴头仍涨着。扫尾的尖顶不见踪影。沟壑顺
着陡坡快速滑落，溪流、霞光、时间掉下去了。
见不到底的深渊里，几缕白云飘上来。杜鹃花
红，蜂蝶在边上热闹着。余项、吕家、丁家、荷花
坑等地，黑瓦白墙笋青豆黄，都是有色彩的村
庄。流水雪白地挂在岩崖。炊烟升起了，柴草米
面的香气飘上来。

1 在这草绿花红的季节，樵山处处关
门闭户。人上山了，都在茶棵里忙

着。茶不等人，山峰斜下的阳光里，成长的颜
色，是嫩黄、浅绿、墨绿的。这茶上午一个价，下
午是另一个价。手指在叶片间飞舞，心思在坡
度密集，人往高处走，目光向上望着。太阳和春
光越来越温暖灿烂。

2018年，是个让樵山人难忘的年份。这一
年人均收入21600元，全村脱贫。从2014年被
列入省级贫困村，到整村出列，樵山村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就连伤残人余孝宽的三口之
家也达到年收入二十多万元。余孝宽家曾是贫
困户。那一年，他干活摔了跤，造成腰椎粉碎性
骨折。因残致贫。系列苦果他尝了个遍。走路瘸
着矮人一截，皱纹满上额头，样子超过五十几
岁的实际年龄。一个男人没腰怎么行？家里收
入始终突破不了一万元。日子过得苦歪歪的。
上门贩子，每斤香榧付农户80元。村书记汪卫
国望着余孝宽，问，你家还有多少果子？结果剩
下的部分，汪卫国全包了，每斤付给余孝宽
100元。

多年来，山里的特产难得出去。油米酱醋
盐，靠肩挑手提弄回来。2018年，区、乡、村合
力打破交通瓶颈，争取项目资金160余万元，
樵山公路实施全线安保工程。2019年国家投
入1000万元，公路扩面延伸浇筑沥青。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奠牢了基础。

这样的环境里，余孝宽由最初的8棵老香

榧，发展到800棵。一个伤残的人，奇迹般成了
村里种植大户。2016年他脱贫了。

路好走了客商进来了，樵山茶的身价也上
来了。几年来，余孝宽家收入由6万元上升到
二十几万元。心情好了，余孝宽腰伤的感受也
好了些。从小知道樵山是老区。他心里，永远有
一幅悲壮的画面：1943年春，黄山游击队在兴
尖岭被敌人包围。队长刘奎大腿中弹。他命令
队伍立刻转移。可黄诚要背刘奎一起走，被一
掌推开。黄诚又来了。刘奎拔枪对准自己：“再
不走，我开枪了！”刘奎把敌人引过来。用两手
一点点爬至山顶。草丛石块被鲜血染红。他对
准敌人又是一梭子，大喊：“不怕死的跟我来！”
刘奎翻身滚下悬崖。刘奎没有死。一时间，打不
死的刘奎广为传说。老一辈革命家用生命和热
血换来的山林土地，余孝宽认定得好好侍弄。

2 大起大落的红色历史，教育了几代
人。汪卫国说，他从小想当兵，想到

头上戴军帽，腰里别着枪，心里就热乎。可阴错
阳差的，老当不上。心里的冲动好长时间没消
停，后来他在自己的名字里安静了，“卫国”嘛，
多少带点兵气。算了了一个心愿。皖南事变后，
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樵山的围剿封锁。老百姓
去泾县、旌德去卖点香榧，换点钱买些米盐都
不准。中共泾旌太中心区委书记洪林看着金灿
灿的香榧说，总不能糟蹋了，将它磨成粉吧！石
磨一转，一个屋子香透了，一个村庄做这事，一

片山地都迷醉了。它油性大耐饿，能化痰止渴
清肺。游击队员帮老百姓打柴挖茶棵，带上它
很方便。单吃香榧粉有点奢侈，就把它和黄豆
粉麦麸加到一起吃。

汪卫国常常寻思，贡榧、茶叶、丹皮，都是
不寻常的土特产，还有千年树王，林子里的干
货不少呢！现在，国家下大本钱，将通行的障碍
搬掉了。

乡里知道，汪卫国是一个思路很活的人，
有市场操作经验。用他的话说，余孝宽的香榧
100元一斤，他一起兜过来，不是做赔本买卖，
不是发善心。他有渠道让香榧卖得比这价高。

每年10月17日是国家扶贫日。2019年
这一天，主题“千年香榧三代果康乐人生万年
长”的首届黄山樵山香榧文化旅游节在樵山村
举行。开幕式后千余名游客沿着古道徒步行
走，有的加入香榧林捡拾果子的比赛，真是趣
味十足。大筐小筐的香榧，去皮、漂水、煮、烤、
晾晒，一系列制作正在紧锣密鼓。榧实上的小
坑小洼刻画着深处的变化。

3 樵山动静搞大了。许多人知道了樵
山香榧位居全国第二，香榧还是一

种文化，沉淀在里的红色基因更是令人感动。
皖南事变后，党组织决定：军部参谋刘奎

留下打游击，任黄山游击队队长。刘奎是个有
办法的人。领着队伍夜袭谭家桥自卫队，一锅
端了庙首乡公所，一连串的战斗，让敌人恨得

要死、怕得要命。他们高举党的旗帜，不断扩大
新四军影响。游击队由8个人2条半枪，发展
到几百人。

那次兴尖岭战斗，刘奎跳下悬崖，村民戴
金枝等人救了他。刘奎的腿肿得裤子脱不下，
戴金枝用剪刀剪开裤子，帮着包扎伤口，抬着
刘奎进了后山。第二天天没亮敌人来了。戴金
枝的丈夫被枪杀。

樵山保卫战后，敌人把余家、项家两个村
庄30多户烧了。敌人对清剿区内的居民按身
份证配售粮、油、盐等必需品。生存越来越艰
难。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队员们坚持上党课、文
化课，甚至开展娱乐活动。用亲身经历，编歌唱
着。“庙首头一战呀，打得真漂亮。三分钟消灭
反共的武装呀，老百姓眉开眼笑呀，打开斗争
新局面，政治影响到处传。”坚定的政治信仰和
生动活泼的组织生活，让革命意志更为坚强。

刘奎不负党的重托，像樵山的映山红一
样，不改本色。黄山游击队沉重地打击了国民
党反动派，有力地配合了渡江战役，受到了党
中央、毛主席的表彰。知人善任，是我党的优良
传统和一贯做法。

乡党委书记焦振龙等一班人决定修复古
战场，再现黄檀炮、礌石阵，将之建成革命传统
教育的课堂。

车子在柏油路跑着。草木的飒飒声汇成阵
阵波涛，红花绿叶、险峰美景都在这里了。苍松
翠柏掩映的樵山烈士纪念碑，台阶是83级，那
是向人们诉说，樵山保卫战历经83天。台阶宽
2.2米，寓意以查文松、项子林、项红梅等22名
烈士为代表的先烈铺就的道路，指引后人走向
美好的明天。

草绿花红是樵山草绿花红是樵山
————来自革命老区的报告来自革命老区的报告 □□阮文生阮文生

叶廷芳叶廷芳

文学助力文学助力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